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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柳宗元十騷析論  

陳美惠、吳麗娜 ∗ 

壹、前言 

一、研究主旨與背景 

劉勰《文心雕龍．時序》指出「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顧

炎武謂「詩體代變」，即是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中開章所說：一時代

有一時代之文學。「時」、「勢」之交互滲透與激盪，韻文文學亦有其不得

不然的演變形式。韻文文體發展至漢代，以「賦」的形式展現說理與敘事

的風采，發展至唐代，「詩賦」一類的作品成為唐代文類光譜極為重要的

一環。  

王力《古代漢語》指出：「賦與詩、騷的分別，必須從內容與形式兩

方面考察。賦比騷抒情的成分少，詠物說理的成分多，詩的成分少，散文

的成分多 1。」說明了詩、賦與騷文的不同。騷的文體溯自戰國楚辭，其中

又以屈原〈離騷〉為冠冕，故而將此類文體稱為「騷」。劉勰《文心雕龍》、

蕭統《昭明文選》2二書在文體分類上，都將楚辭歸於騷類。所謂騷者，「憂

也」。當年屈原遭妒放逐的經歷，深化了他的內在感受，浸淫在流離憂傷

地氛圍中，屈原藉騷體抒志寫情，悲壯頓挫地騷文作品，承載著他深沈的

憂國愛民情懷。 

唐代柳宗元與屈原雖相隔千年，卻有著相似的人生際遇。柳宗元因永

貞革新而遭貶謫瘴癘蠻荒之地，內心衝撞著士不遇的悲憤與激越之情，他

「參之〈離騷〉以致其幽 3」、「導揚諷諭 4」的著述，每每表現了幽寂深

邃、隱微含蓄的審美追求，最能體現騷體之味，鮮明地反映時代的悲憤、

                                                 
∗ 陳美惠、吳麗娜，建國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講師。 
1 見王力《古代漢語》下冊，頁 1286-1287。 
2 劉勰《文心雕龍》將「楚辭」的篇名稱為〈辨騷〉。蕭統《昭明文選》中立有「騷」

類（分上、下），兩書在文體分類上皆將「楚辭」歸為騷類。 
3 柳宗元〈答韋中立論師道書〉：「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參之離

騷以致其幽，參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文也。」(《柳宗

元集》卷三十四，頁 873)。 
4 柳宗元〈楊評事文集後序〉：「文之用，辭令褒貶，導揚諷諭而已。」(《柳宗元

集》卷二十一，頁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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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與痛苦。 

柳宗元是唐代傑出的古文運動倡導者，於文學創作上亦有巨大貢獻。

他的山水遊記、詩、賦、寓言、辭賦等備受稱譽，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

古文運動與文學的創作上有許多突破與成就。他曾在〈送從兄偁罷選歸江

淮詩序〉一文中自述：「昔吾祖士師，生于衰周，與道同波，為世儀表。

故直道而仕，三黜不去，孔世稱之。遺佚而不怨，厄窮而不憫，孟子贊之。」

可知其祖德輝煌，素有儒者風範。柳宗元自幼聰慧，飽讀經史百子，年少

時慨然有大志：「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為者。」（〈答

貢士元公瑾論仕進書〉）自詡修德以承古之大有為者，在文學理論與創作

上亦極有貢獻。明代胡應麟說：「論詩文雅正，則少陵、昌黎；若倚馬千

言，雄辭追古，則杜、韓恐不及太白、子厚也。」（《少室山房筆叢》卷

七）韓愈在柳宗元死後更慨然嘆息：「子之文章，而不用世。乃令吾徒，

掌帝之制」〈祭柳子厚文〉，韓愈之言除了為柳宗元的遭際發出不平之鳴

外，更表露了對其才華的肯定。近人林紓《韓柳文研究法》一書中說： 

柳州諸賦，摹楚聲，親騷體，為唐文巨擘。大非有唐諸人所及。 

深深表達了對柳宗元的肯定，「大非有唐諸人所及」正說明了柳宗元在文

學洪流的巨大建樹。 

    《柳宗元集》中收錄柳宗元的辭賦計有古賦九篇，〈天對〉一篇，問

答三篇，騷體文十篇，〈弔萇弘文〉、〈弔屈原文〉、〈弔樂毅文〉三篇，共

二十六篇。諸篇辭賦中，又以十篇具典律化（canonize）的「騷體文」作

品另闢蹊徑，最為突出。《柳宗元集》第十八卷「騷」類中，收錄有〈乞

巧文〉、〈罵尸蟲文〉、〈斬曲几文〉、〈宥蝮蛇文〉、〈憎王孫文〉、〈逐畢方文〉、

〈辨伏神文〉、〈愬螭文〉、〈哀溺文〉、〈招海賈文〉十篇騷體作品（以下簡

稱「十騷」）。柳宗元在十騷中以獨特的創作手法，為中唐的辭賦創作注入

新血，其內涵在體物寫志、敘事圖貌之外，常是託物起興，具濃郁現實性

與強烈諷刺性。那麼柳宗元究竟在什麼背景下創作出這些作品？他的創作

心態、主體意識為何？這些作品與其內在生命又有什麼聯繫呢？此皆為本

研究關注的重心。 

二、研究內容與方法 

有關柳宗元的研究，歷來已有不少相關論文發表，大多就其生平、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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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古文、遊記、寓言、詩賦等作品進行研究，有些涉及範圍並廣至美學、

心理學、哲學等。探討柳宗元騷文的研究，有梁淑媛〈柳宗元貶謫時期賦

體雜文的悲憤主題及其自我治療意義〉、蔡玲婉〈柳宗元騷題文探析〉、唐

嗣德〈憤世嫉邪 為民請命 --柳宗元《罵尸蟲文並序》的承先與啟後〉、簡

宗梧〈唐代賦體雜文研究〉等論文。梁淑媛〈柳宗元貶謫時期賦體雜文的

悲憤主題及其自我治療意義〉以獨特的心理學視角，探討柳宗元創作賦體

雜文之心靈情操的提昇，進而完成自我意義的治療。蔡玲婉〈柳宗元騷題

文探析〉則從屈賦「楚辭體」的脈絡寫起，多著眼於柳宗元騷體文在屈賦

的繼承，寫作筆法與騷體的文類意義。唐嗣德〈憤世嫉邪 為民請命—柳

宗元《罵尸蟲文並序》的承先與啟後〉一文僅就〈罵尸蟲文並序〉分析，

耙梳其命題特色、文章旨趣，及其下開楊維楨《罵虱賦並序》的諷諭文風。

簡宗梧〈唐代賦體雜文研究〉以唐代有韻之文為中心，此文多著眼於賦體

雜文之用韻現象的量化分析，對於柳宗元騷體文的文本分析較不深入。本

文即以上述諸學者的研究成果為基礎，特以柳宗元十篇騷體文為基本材

料，就文本逐篇加以分析，論述的重心，將著力於柳宗元騷體文寫作的特

殊面向之演化，與其內在之聯繫，如政治的、社會的、個人生命情境的具

體環節，考察其彼此間的互相作用與旁衍變化以為研究框架，通過從歷史

的、環境的、文化的意義系統作為觀照其作品的脈絡，解析文本的藝術特

色，希冀對其十騷所融鑄的思想底蘊有一較為全面的了解。 

貳、政治際遇與人生體驗 

一、中唐地政治社會 

唐代自安史之亂後，兩都殘破，帝國分裂，斯時知識群體振起儒學以

抨擊時政，亟思以傳統「士」階層所代表的「道統」以濟時溺，因此以韓

愈、柳宗元為中心的「古文運動」便由此開展，強調復興儒學，5吸收古文

的優點以進行文體的改革。  

                                                 
5  唐代古文運動以韓愈、柳宗元為中心。「固窮守節」的韓愈在〈題歐陽生哀辭

後〉說：「學古道而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此言標榜了韓愈

以恢復古代儒家道統為己任的文論主張。柳宗元在〈答韋中立論師道書〉中也表

達「不茍為炳炳烺烺、務采色、誇聲音」反對模擬，追求創新的主張。韓、柳皆

力闢駢文，其文以載道，文以明道的主張，在創作上的堅持與努力不懈之精神，

促使唐宋古文運動之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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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唐代的政治與社會脈絡，唐代繼承了中國傳統的文官體系輔佐，

科舉考賦的制度，促使人才備出，加以唐代開設史館，魏徵、房玄齡等專

修國史，促成了史學的進步，重史的學風滌蕩了士人的作史之志，成為部

分士人「榮耀其身」與「高尚其志」的表徵，因此對史料的鉤稽，作史的

實錄與褒貶精神的浸潤，構成了唐代散文風格的文化要素與書寫的藝術風

格。  

柳宗元為唐代古文運動的推手，他吸吮古典文學的養分，另一方面在

中唐政經劇烈變動的社會需求中，尋求突破舊有的創作藩籬，因此他反對

「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遒密以為能（（報崔黯秀才論為文書））的文

風，主張「文以明道」6，標榜「思想」與「內容」為創作的核心，在其別

創寓言式的史傳文字中，或用以抒懷，或用以論世，或批判現實而隱約其

辭的諷刺雜文，都可以見到此一以貫之的脈絡。 

二、生命的轉向----八司馬事件 

唐代自安史之亂 (西元 775~763 年 )後，國勢由盛轉衰。不但內有宦官

擅權掌政之憂，外有土蕃寇邊之擾，且因長期地藩鎮割據，造成中央與地

方的分裂，社會阢隉，民生凋蔽。柳宗元於貞元九年 (793)二十一歲時在長

安城中進士，二十四歲（799）登博學宏辭科，又二年授集賢殿正字，自

此正式踏入仕途。他本著踔厲風發的才幹，「以興堯舜之道，利安之元為

務 7」的抱負，與王叔文等深相契合，加入了能以天下為憂的賢者儲君李誦

之下。李誦在永貞元年 (805)正月二十六日即位，是為順宗，便任用即位前

培植的黨人王叔文等進行革新，一方面壓制宦官氣燄，禁絕政風腐敗，一

方面力圖改善民生凋蔽的現象。柳宗元無畏當時宦官、舊臣、權貴官僚們

的壓迫，在政治舞臺上力倡永貞革新的精神。此一革新政策，無疑是對舊

有的弊政投下了一鍼砭良方，但卻也無可避免得罪了一些元老舊臣，以及

權大勢大的宦官們。於是宦官便籠絡當時為順宗所喜愛地長子李淳，又結

                                                 
6  柳宗元〈答韋中立論師道書〉：「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上。及長，乃知

以者以明道。」又：「文者以明道，是故不苟為炳炳琅琅，務采色、夸聲音以為

能也。」（《柳宗元集》卷三十四，頁 873）。 
7  見柳宗元《柳宗元集》〈寄許京兆孟容書〉卷三十，頁 779。柳宗元貶謫永州五

年，與書京兆，書中言己早歲「以興堯、舜、孔子之道，利安元元為務」因「年

少氣銳，不識幾微……果陷刑法」，此是內心沈痛的反思。繼而，文中又發出「然

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即文以求其志」之言以抒胸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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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與王叔文不合而有名望的元老，故由皇太子李淳即帝位，是為憲宗。憲

宗登基後，王叔文黨先後遭貶，除朝廷先貶王伾為開州司馬，王叔文為渝

州司戶外，稍後柳宗元貶為永州司馬、韋執誼為崖州司馬、韓泰為虔州司

馬、韓曄為饒州司馬、劉禹錫為朗州司馬、陳諫台州司馬、凌準連州司、

程弈彬州司馬，與柳宗元同貶者共八人，歷史上稱之為「八司馬」事件。

八司馬事件像一記重擔般棒喝著「踔厲風發」的柳宗元，使其深深體悟到

沒有明君的支持，濟世之學將難以推衍，儒學民胞物與的理想終將難以實

踐。 

永貞元年（805），是柳宗元人生重大的轉捩點，23 歲的柳宗元開始了

長達十四年的貶謫生活，「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開啟了他窮

厄的貶謫人生，尤以王叔文遭賜死，王伾、凌準等革新的同僚貶謫後一一

凋零謝世，愁腸百結地柳宗元面對現實惡劣環境的折磨與噬心悲憤的哀

痛，不得不發出「我歌誠自慟，非徒為君悲 8」的喟嘆！屈原〈離騷〉「感

士不遇」的悲憤騷體，在此時機，終醞釀成為柳宗元宣洩不為世用情緒的

出口。  

三、窮厄淬煉，化悲憤為著述 

永州地處廣東、湖南的交界，甚為荒僻，柳宗元遠謫永州後，政敵仍

持續抨擊著他。懷著忠君愛國的理想進身仕途卻遭貶官的柳宗元，先是面

對母親的病故，繼而王叔文遭朝廷處死，而後凌準也因嫉世憂憤病故，這

一連串的打擊，令他不得不發出「太夫人有子不令而陷於大僇，徙播癘土，

醫巫藥膳之不具，以速天禍；非天降之酷，將不幸而有惡子以及是也。」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的喟嘆，哀慟之言令人情惻！  

此間，瘴癘侵襲不斷，加以無情的火災，令其神志與健康消耗為「行

則膝顫、坐則髀痹」的程度，永州自然的山水風光雖稍可安頓他騷動不安

的靈魂，可是漫長無期的等待，卻也無疑深化了他滿腹的落寞與悲憤。「水

火之孽，群小之慍」，面對諸多不幸，柳宗元雖難以抑鬱內心的悲憤，卻

也不輕易動搖忠君愛國的信念。他入世擔道的理想仍熾熱燃燒著，「雖萬

                                                 
8 見柳宗元《柳宗元集》〈哭連州凌員外司馬〉卷四十三，頁 1209。凌準於永貞元

年十一月謫連洲司馬員外司馬，柳宗元為文，發出「恬死百憂盡，苟生萬慮滋。

顧余九逝魂，與子各何之？我歌誠自慟，非獨為君悲！」的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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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擯棄，不更乎其內 9」，不正是其堅持理想、不妥協惡濁環境的吶喊嗎？

於是他一改仁厚的儒者風格與清新雋永筆鋒，繼承屈騷的筆法，以獨創的

風格，令其理想、苦悶與悲憤之情自肺腑流洩而出，成為篇篇騷體佳作。

五代劉昫說柳宗元：「既罹竄逐，涉履蠻瘴，崎嶇堙厄，蘊騷人之鬱悼，

寫情敘事，動必以文，為騷文數十篇，覽之者為淒惻 10。」《新唐書》本

傳也說柳宗元：「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郁，一寓

諸文，仿《離騷》數十篇，讀者感悲惻 11。」兩者皆指出了柳宗元的辭賦

之作，與其現實生活中的政治遭遇，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他將自己抑鬱

悲憤的血淚與憤怨寄於騷體文中，他不僅模仿屈賦的形式，且深得其精

髓，從其騷體文或罵、或憎、或斬、或哀、或弔等名稱為題，可知他創作

時是帶有強烈諷刺、悲憤情緒的，以此抒發他的憤世與不滿。清儲欣《唐

宋八大家類選》中說： 

先生（柳宗元）騷文，命題便妙，曰罵、曰斬、曰宥、曰憎、曰逐，

皆為賊賢害能之小人發也。然則宥愈乎？先生欲字持具身，無逢其

害，故悲而育之。讀是文，覺與其受宥，無寧受罵受逐受憎，猶為

愈乎爾。 

正說明了柳宗元騷體文的深富諷諭。他以隱微曲折的手法進行諷刺之意，

或正意反說，或借題發揮，都能使諷刺的騷體文達到具有絃外之音的曲折

隱微之妙。他將原本以抒情為主的騷體，用以說理、諷諭與寫志，或借物

諷刺，或借事諷刺，以散文作序、騷為正文的韻散結合創作形式，開啟了

晚唐辭賦多元風格的創作形式。永州十年，柳宗元博覽群書，他在此般獨

特的生活經歷和思想感受的基礎上，借鑒前人的藝術經驗，發揮自己的創

作才華，創造出此種沉鬱中透出幽憤、冷峭、獨創的騷體文與獨特的藝術

風格。 

參、十騷的寫作筆法 

清劉熙載《藝概》一書稱柳文「如奇峰異幛，層見迭出，所以致之者，

有四種筆法：突起、紆行、峭收、縵回也。」柳文章法的迂回曲折可見一

般。其十篇諷刺強烈的騷體文之寫作筆法尤其鮮明，大抵分為以下兩類： 

                                                 
9  見柳宗元《柳宗元集》〈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卷三十二，頁 841。 
10 見《舊唐書．柳宗元傳》卷一百六十，列傳一百十。 
11 見《新唐書．柳宗元傳》卷一百六十八，列傳九十三。 



文稿 

 31

一、 借物諷刺  

柳宗元主張「文以明道」，傳統知識份子其對文統與道統的堅持，成

為他書寫騷文脈絡裡的價值核心。他在〈答韋中立書〉曾自述創作經驗：

「本諸書以求其質⋯⋯參之〈離騷〉以致其幽，參之《太史》以著其詰，

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由是可知他創作騷體文的內涵，不只

是單純的敘事圖貌，而是藉此展現其志業的一種形式。抒發議論，卻也滌

盪了他士不遇的悲憤之情。柳宗元十騷大多以詠物為主，但是這些詠物賦

並非單純地為詠物而詠物，他往往利用所欲批判的現象與事物，連類而

及，託物寓意，借物諷刺。如〈罵尸蟲文〉所寫傳說中的「尸蟲」是處人

腹之中的陰穢小蟲，「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並「幸其人昏睡，出讒

于帝以求」，因此，「人多謫過，疾癘、夭死」，柳宗元尤其憤恨此「陰

穢小人」的所為，特作文罵之，〈罵尸蟲文〉中說： 

以曲為形，以邪為質，以仁為凶，以潛為吉。潛下謾上，恆其心術，

妒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讒于帝，遽入自屈。 

從柳宗元罵尸蟲等辭，可知他將現實政治生活中，讒言害正直之士地奸佞

小人比作尸蟲，同時也把庇護尸蟲地「天帝」，影射好信讒言、忠奸不分

的皇帝。此文由遠及近，因物喻意，容易使人產生聯想，從對尸蟲地大肆

討伐而悟及對讒佞小人的無情鞭撻，諷刺效果不僅入骨三分，更是饒有餘

意耐人尋味，方回因此在《瀛奎律髓》中以「峭而勁」讚美該文。柳宗元生

活的時代，正是唐代日益衰頹之時，他親眼見證了皇帝的昏庸、宦官專權、

藩鎮割據的種種現象，將此深刻的感受托物烘托，借物諷刺之旨特別鮮明。 

又如〈斬曲几文〉描寫曲几的型態是「其形詭狀，曲程詐力。制類奇

邪，用絕繩墨。勾身骰狹，危足僻側。」彎曲傾斜，奇形怪狀几卻能討人

喜愛，實際上則是以曲几諷諭當時以諂諛獲用地的政治小人，就如同那些

迫害永貞革新之士而獲晉用的邪佞小人般，心術不正，體態歪斜。又如〈宥

腹蛇文〉中「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陰妬潛狙」的邪惡毒蛇形象，不

正影射了殘忍迫害他人之徒嗎？這些借物諷刺的騷體文，因善擇比喻之

物，且能生動鮮明地刻畫出所要諷刺、批判的對象，常能一針見血的抨擊

不合理的社會現象，極盡諷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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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借事諷刺  

柳宗元曾熱情地投入永貞革新，身處政治權力中心的體驗，使他建構

了縱觀唐代社會弊病的恢弘視野。當改革失敗貶謫永州後，他得以有機會

從社會底層深刻體察真實的世俗民情，此般宏觀與微觀社會的經驗，加深

了他對迂腐貪官權貴的批判力，更也建構了他對政治弊端的覺察、伸張正

義的堅持，由此形成對國家的憂患之感，怨怒之情，全寄託於其騷體文中。

其中雖有部分作品以敘事為主，卻不是單純敘事，而是就所敘之事與所諷

刺對象間之相似處，由小到大，連纇而及，由事寄託，藉以諷刺說理。它

和前一類騷體文的區別在於有著鮮明的故事性、情節性與敘事的張力，例

如〈哀溺文〉便是以借事諷刺的手法見長，甚可作為一小小說觀賞。柳宗

元在〈哀溺文〉小序中說： 

  永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湘水。中濟，船

破，皆游。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

後為？」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

搖其首。有頃，益怠。已齊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

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

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呼!于是作哀溺。 

該文以精練的語句，描寫出一善游的「永之氓」，因不肯丟棄纏於腰間的

千錢而被溺死之狀。序文以「吾哀之。且若是，得不有大貨之溺大氓者呼!

于是作〈哀溺〉。」作結，語意精警，亦點明了寫作動機。「死者不足哀

兮」之警語則深刻的批評迂腐、貪婪且無知的上位者。繼而他又在正文中

進一步渲染描述著： 

世濤鼓以風湧兮，浩滉蕩而無舟。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

手足亂而無如兮，負重踰乎崇丘。既浮頤而滅兮，不忍釋利而忍尤。 

如此就把一個要錢不要命人物形象，烙印在讀者心中。柳宗元的用意絕不

只是在敘述此一故事，他在文中點明道：「且若是，得不有大貨之溺大氓

者乎？」「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顯然是以這個要錢不要命的故事，由

小及大，由此喻彼，由普通的氓推及到「大氓」，尖銳的諷刺那些貪貨愛

財，利令智昏的官僚，貪婪無饜，執迷不悟，必將落得身敗名裂的下場，

同時也對於人民的疾苦寄予同情。文中以「死者不足哀兮，冀中人為余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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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噫！」作結，語重心長，發人深省。馬積高《賦史》評論說：「它是

就一個普通人在渡水時因捨不得丟掉腰間的千錢而溺死的事件發感慨。但

作者批判、諷刺的鋒芒卻仍然是指向上層社會的人們。」可知利令智昏的

官僚是造成民生疾苦的元兇，也正是柳宗元強烈撻伐的對象。 

又如〈辨伏神文〉一文中寫柳宗元為醫病買中藥茯苓，得到的卻是冒

牌山芋之事，由此「推是類也以往」，對那種「以芋自售而病乎人」，以假

亂真，欺騙蒙混的卑劣行為進行鞭笞，並告誡人們要提高警覺，因為「物

固多偽兮，知者蓋寡。考之不良兮，求福得禍。」他在〈辨伏神文〉文末

發出：「嗚呼！物故多偽兮，知者蓋寡。為之不良兮，求福得禍。書而詞

兮，願寤來者。」的感嘆，教化人要有明辨是非的能力，更希望在生活中

易見之事，由個別到一般，以小喻大，產生對人的醒世作用，此類借事諷

刺的騷體文常能在敘事中夾雜議論，透過渲染描寫，深寓諷諭。 

肆、十騷的藝術特色 

柳宗元十騷除了在內容方面有著強烈的諷刺外，也帶有獨創地藝術性，

他十篇諷刺強烈的騷體文依其創作的特色，可分為以下五點： 

一、饒富想像，窮形盡相 

柳宗元少年時曾苦研辭賦，離騷中瑰麗的辭采、豐富的想像力與獨特

的創作形式，醞釀、激盪出諸多精彩的辭賦作品。其十騷的重要特色之一，

就是饒富想像，窮形盡相 12，創造生動鮮明的人物形象。 

柳宗元在文學創作中原本就十分強調形象的描繪，他曾指出： 

      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

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

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 13。 

「善鑿萬類」、「鏘鳴金石」說明了其文學創作中「精於描寫」的主張。他

在〈哀溺文〉中描寫善游之「氓」，因惜腰間所纏千錢而溺死時的情景，

寫來真是神來之筆： 

                                                 
12 章行嚴稱：「子厚此類遊戲文字，大抵窮形盡態不只入木三分，自懺自訟，特一

間耳，非自道其所經歷，不能親切如此。」（《柳文探微》〈乞巧文〉卷十八，騷，

頁 562）。柳宗元十騷作品，有其生命深刻的體驗，因此作品中窮形盡相的描寫，

饒富想像，亦極富現實色彩。 
13 見柳宗元《柳宗元集》〈愚溪詩序〉卷二十四，頁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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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號者之莫救兮，愈搖首以沉流。髮披以舞瀾兮，魂倀倀而焉流？

龜黿互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為羞。 

寥寥數語，把「氓」利令智昏地形象，至死不悟，葬身魚腹的過程寫得活

靈活現，確如林紓《韓柳文研究》所說此處「寫溺狀如畫」。〈哀溺文〉以

大量的感嘆詞「兮」深化騷文渲染情感，蘊藉遙深 14。其〈招海賈文〉的

文意與〈哀溺文〉相同，皆為諷刺貪婪無知的人性，其中描寫十分精細： 

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乎紛盪沃。殆而一跌兮，沸入湯谷，舳艫

霏解梢若木。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嗇貨號風雷，巨鼇頷首丘山

頹，猖狂震虩翻九垓。君不返兮糜以摧。 

通過柳宗元豐富的想像，窮形盡相的描寫海上所遇到的種種艱險，他生動

的刻畫種種動作、神態，飛揚的文采，充分地達到「寫物圖貌，蔚似雕畫」

（《文心雕龍．詮賦》）的境界，可知柳宗元在精於觀察中，捕捉了事物不

同的特質進行描繪，故能淋漓盡致的描繪出種種形象，他十騷筆下的人物

生動，形象鮮明，情致畢現，帶有極其深刻的現實色彩與奇麗的想像。 

二、命題之善，書寫憤鬱 

宋晁補之謂：「〈離騷〉以虬龍鸞鳳托君子，以惡禽臭物指讒佞。王孫、

尸蟲、蝮蛇、小人讒佞之類也。」說明了柳宗元承屈原善於託物諷刺的筆

法。處於黑暗動盪的時代，柳宗元對於腐朽勢力的抨擊是極為強烈的，他

在結構縝密、命題新穎的騷體創作中，予人一種巧妙、特殊的感受，極具

匠心。章行嚴在《柳文探微》指出：「子厚諸騷，皆有所寓而作，絕非無

病呻吟。 15」或曰罵，或曰斬，或曰憎，或曰逐，或曰宥，他以這些蘊有

強烈情緒的字眼為題，十騷的創作主體意識多能切中時弊，立論精當，深

寓諷諭性。 

例如〈宥蝮蛇文〉一文，「宥」字地命題下得極好，表面上是寬恕、

赦免〈宥蝮蛇文〉文中蝮蛇之罪，實際上「宥」字中，帶有更多鄙夷、怨

                                                 
14 章行嚴在《柳文探微》〈哀溺文〉中指出：「子厚平生不作無病之呻吟，哀溺當亦

非無所為而作，以意揣之，或是警八司馬中之程异。」（卷十八，騷，頁 578）。
柳宗元在〈哀溺文〉中以「哀茲氓之蔽愚兮……始指幸者而為謀，夫人固靈於鳥

魚兮，胡罻昧而蒙鉤」忠告程异應有所警惕，因子厚深深了解若不釋利，即易遭

禍，故藉此文警示程异。 
15 見章行嚴《柳文探微》卷十八，頁 566。見阨於永貞之際的柳宗元，承屈騷筆法，

以騷明其志。其騷文多有所寄託而作，書寫憤鬱，立論精確，筆調激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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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的色彩，此是種反語。所以在該文中，柳宗元說「余」之所以不忍「殺」

蝮蛇，而以「宥」之，乃因「妙不在問蝮蛇，先問蝮蛇得處 16」，即反諷了

姑息養奸的上位者。由太監與奸邪小人所擁護的憲宗皇帝，不正是八司馬

事件的姑息養奸者？不也是促使柳宗元貶謫蠻荒，人生變調的元凶嗎？

「宥」字澆熄了他心中的憤鬱壘塊，是他內心悲憤的直接投射，也是他昭

雪堅貞節操的無言吶喊。 

清儲欣《唐宋八大家類選》中曾對柳宗元的騷體文讚曰： 

先生（柳宗元）騷文，命題便妙，曰罵、曰斬、曰宥、曰憎、曰逐，

皆為賊賢害能之小人發也。然則宥愈乎？先生欲自持其身，無逢其

害，故悲而宥之。讀是文，覺與其受宥，無寧受罵受逐受憎，猶為

愈乎爾。 

正說明了柳宗元承襲了屈原諷諭遙深的文風，將其深惡之情，轉為憐憫諷

諭之筆，隱喻式地以簡潔的文字命題，書寫悲憤，以借物或借事議論說理，

皆為那些殘賊小人，或姑息養奸地上位者而發。柳宗元的騷體文不僅命題

之善，且能深化諷諭的主題，帶有極強的渲染力，也蘊涵了豐富的意涵。 

三、諷諭遙深，篇篇警語 

柳宗元十騷不是借物諷刺，就是借事說理，但他絕不只是藉著文章批

判一些貪官污吏、權貴勢要，更重要的是提出發人深省的話，以警世人。

例如〈憎王孫文〉一文通過「猿」和「王孫」兩種不同物種的描寫，說明

應用君子而去小人。首先以及細膩傳神的筆法將「猿」刻化成一「德靜以

恒，類仁讓孝慈」的仁慈謙遜形象，繼之以「德躁以囂，勃諍號呶，唶唶

彊彊，雖群不相善」貪婪暴戾地「王孫」形象形成對比。透過兩者對比的

落差，層層深入，最後得出「物之甚可憎，莫王孫若也」的結論，貪暴禽

獸的「王孫」，是可憎邪佞之人的具象化，柳宗元在文末發出：「群小逐兮

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餘。」警語，以示後人團結力量大，應用君子而去

小人。 

又如〈斬曲几文〉中以曲几喻當時以諂曲獲用者，在文中極寫曲邪之

                                                 
16 見林紓《韓柳文研究法》，頁 98。儲同人此言正說明了柳宗元此文所撻伐「惡之

至也」的對象，是昏昧識人不明的皇帝，亦是蝮蛇罪惡之源。柳宗元在該文中對

蝮蛇是帶有強烈「惡極生憐」的情感，此「惡極生憐」之情最終轉而為激越憤鬱

之筆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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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若柳宗元僅寫至此，那此文也不過就是他宣洩幽憤之作，但文末一句

「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諂諛宜悌，正直宜宣。」此警語，不正是對上位

者發出大膽而深刻的嘲諷嗎？極有振聾發瞶之效，使此文更發人深省，十

騷中歷歷可見柳宗元此一以貫之的脈絡。再者，如〈罵尸蟲文〉「以蟲喻

人」，以人體內的「陰穢小蟲」，鞭撻奸邪小人的醜惡形象，文章一開始即

藉道士之口大叱「來，尸蟲！汝曷不自形其形？」滿腹憤怒地柳宗元，遏

不可止的激情噴灑而出。綜觀柳宗元十騷，篇篇情感飽滿，諷諭遙深，帶

有極其深刻的個人理想，他「辭令褒貶，導揚諷諭」的文學主張貫穿其中，

文章中所發出的警世之語，發人深省。 

四、以散為序，騷為正文 

柳宗元十騷中除了〈乞巧文〉、〈斬曲几文〉、〈招海賈文〉三篇無序外，

其餘七篇皆有序文。其十騷地筆法大都事先以散文體的序文揭示寫作主旨

與動機，然後才正式導入正文，寫來語言簡潔、犀利，情節層層遞進，其

序文絕非如陳長方云：「余嘗疑宥蝮蛇、憎王孫文序已述其意，詞又述之 17。」

僅重複筆墨而已，其散文體的序文，往往使人對於該文所欲表現地思想與

情感，有一完整的了解，在此基礎上深化正文的主題性，如此「序」與「正

文」相得益彰，互為渲染。例如〈愬螭文〉序文中道： 

零陵城西有螭，室於江。法曹史唐登浴其涯，螭牽以入。一夕，浮

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 

柳宗元被貶柳州後，親身見識了柳州民眾迷信巫神習俗所帶來的累害，所

以在〈愬螭文〉序文便由唐登滅頂起，寫其對鬼神之懷疑；正文寫唐登魂

魄魂歸無所與螭怪的害人之相，並對鬼神之有無發出「神之有亡，於是推

兮」的喟嘆！正文在序文地鋪陳中得以深化主題，藉以教化人民改變落後

愚昧的觀念。又如〈逐畢方文〉一文，柳宗元先在序中以散文交代永州多

火災，使得人民「咸無安處」，因此互相謠傳火災是由怪鳥畢方帶來的，

而以騷體寫下了〈逐畢方文〉以示警儆，文中言：「胡今茲之怪戾兮，日

十熱而窮災。胡肆其志？⋯知急去兮，愚乃止此。」如此說明柳宗元藉物

                                                 
17 見《柳宗元集》卷十八〈憎王孫文〉題注引，頁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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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諭而非迷信怪力，同時也能深刻感受到他利民仁厚之心。 

五、諷刺隱微，利民心切  

劉熙載《藝概·賦概》說：「意之所取大抵有二：一以諷諫⋯⋯一以言

志。」，柳宗元十騷即是以「諷諫」與「言志」為書寫核心，繼承了古典

文學中美刺的傳統。然而柳宗元作品中的諷刺不是直接表露，而是以隱微

曲折的筆法書寫，使其怨騷之情滿溢，正意反說，借題發揮，達到絃外之

音的隱微之妙。例如〈乞巧文〉便是以此手法達成婉曲隱微的諷刺。在〈乞

巧文〉中，柳宗元以七月初七晚上看到女隸乞巧為由，隨即向天孫織女乞

巧一事寫起。先是「智所不化，醫所不攻，威不能遷，寬不能容」，將自

己形容為一無用、抱「拙」終身之人，實際則是以此反語，別有寄託，藉

此曲折的肯定自己正直堅貞的操守，批評「變情循世」的世風。接著描寫

「巧夫」地形象： 

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唇一發，徑中心原。

膠如鉗夾，誓死無過。探心惡胆，踊躍拘牽。 

表面上看似誇讚巧夫之「巧」，實際上卻是藉以揭露狡猾陰險、阿諛奉承

之徒的面貌。如此諷刺變得尖銳而不顯露，且更有深味，在隱喻中也反諷

了引領風騷的士人卻落得「士不遇」地的荒唐現實。如吳明光所言：「因

為『反諷』反映了具體現實界的結構，而具體現實界事實上正是矛盾的會

合處 18」，此現實地荒唐與矛盾處，正是令柳宗元悲憤苦悶的原因。在王孫

「胡不為之，而誑我為」的巧言溺語中，更凸顯了柳宗元他那「抱拙終身，

以死誰惕」堅定情操的可貴。 

行聖人之道，佐世利民，是柳宗元地政治理想。他在〈寄京兆許孟容

書〉中說：「勤勤勉勉，以興堯、舜、孔子之道，利安元元為務。」在〈時

令論〉中說：「聖人之道，不窮異以為神，而引天以為高，利於人，備於

事，如斯而已矣。」正因為這般入世擔道，利民心切的堅持，使他內在的

悲憤與衝突情感得以在關懷百姓的視野中消融。如其〈罵尸蟲文〉便是為

                                                 
18 吳明光在〈古代儒家思維模式試論〉一文指出：「因為『反諷』反映了具

體現實界的結構，而具體現實界事實上正是矛盾的會合處」（《中國古代思維方

式探索》，頁 69）。現實生活的體現亦即矛盾的糾結處，從柳宗元一生觀之，早

歲秉持利安元元為務之志，卻落得遠謫蠻荒的下場，此人生矛盾的會合處，不正

是柳宗元「士不遇」際遇的真實體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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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請命之作。遠謫蠻荒的經歷使柳宗元得以親近百姓，親身體會人民疾

苦，因此在〈罵尸蟲文〉中他大聲疾呼：「餘處既卑，不得質之於帝」，

唯有尸蟲不生，明君再現，人民斯有樂土可言，在諷刺隱微的十騷中，那

位關心民瘼，利民心切的永州司馬，不正鮮明的躍於紙上？  

從柳宗元十騷作品大體可勾勒出他辭令褒貶與導揚諷諭的文學觀，一

方面固然是因為柳宗元在承繼屈騷的形式上又有變化，另一方面則是因為

在他曲折隱微地筆法中，除了讚揚美好事物外，更能達到諷刺醜陋事物的

作用，同時也凸顯了他為「道」而執「拙」的堅忍節操。就其蘊涵的思想

內容而言，十騷除了在揭露社會與政治弊端的基礎上，表達了強烈諷諭

外，更體現了他「仁義之心」、「仁民愛物」的儒家情懷。 

伍、十騷導揚諷諭的文學觀及其餘續 

柳宗元主張「文以明道」，他在〈楊評事文集後序〉云：「文之用，辭

令褒揚，導揚諷諭而已。」此思想成為他騷體文創作的核心。意味深遠，

含蓄犀利，具強烈諷刺意味又有獨創藝術手法地十篇騷體文，對後世影響

甚大。從其騷體文的內容旨趣而言，精於描寫、諷刺隱微的騷體文，正是

他「導揚諷諭」文學觀的體現。柳宗元始終堅持「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

之道得以光」的理想，十騷表露了他對國家社會地理想與生命遭際苦悶的

激揚情感。從文體而言，十騷更是對屈騷的繼承，在抒情的基礎上，夾雜

說理、體悟、寫志、諷諭與議論，開創出一種獨特的文風。 清．林紓有

極為精采的見解，他說：「乃知」《騷經》之文，非文也，有是心血，始有

是至言。賈誼、劉向作《惜誓》、《九歡》，皆有所感，故聲悲而韻亦長。

東方、嚴忌諸人習而步之，彌不及矣⋯⋯似者唯一柳柳州。柳州《解祟》、

《恁咎》、《閔生》、《夢歸》、《囚山》諸賦，則直步《九章》，而《宥腹蛇》、

《斬曲几》、《憎王孫》，則又與《卜居》、《漁父》同工異曲。惟屈原之忠

憤，故發聲滿乎天地；惟柳州之自嘆失身，故追懷哀咎，不可自己，而各

成為至文。即劉勰所謂真也，實也；不實不真，佳文又胡從出哉？ 19」可

知柳宗元的作品字字心血，蘊含著強烈的悲憤與憤怒之情，他用世的真情

及對百姓的關心，賦予作品更深層的寓意與價值。作為傳統知識份子，在

中唐劇烈歷史變革的洪流中，柳宗元始終能保有儒者民胞物與的情懷，這

                                                 
19 見周殿富選編：《楚辭源流選集．楚辭論．騷經非文是心血至言》一文，頁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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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堅卓人格境界的體現，透過「文以明道」之筆，開展出一種明知不可

為而奮力為之的悲劇美感。  

柳宗元的十騷以沈鬱、恣肆、幽深的獨創典型，對雜文賦風格的發展

產生了深遠的影響。晚唐李商隱〈虱賦〉、〈結賦〉兩篇諷刺雜文體賦，可

看到騷體流風之遺緒。如〈結賦〉：「夜風索索，緣隙任壁。弗声弗鳴，前

此毒螫。厥虎不翅，厥牛不齒。爾兮何功，既角而尾。」文章生動刻畫出

那些躲在黑暗角落裡，伺機害人的陰險之徒，深富諷刺，從思想內容到寫

法，都可看出是與柳宗元〈罵尸蟲文〉有著一脈相承的關係。皮日休、陸

龜蒙的諷刺辭賦，鋒芒犀利，尖銳潑辣，也受到過柳宗元騷體文的啟發。

孫樵〈乞巧對〉雖然僅得柳宗元騷文的皮毛，但可看到他對柳宗元〈乞巧

文〉直接模仿的痕跡。宋代梅堯臣的辭賦富有現實性，多諷刺之作。劉克

莊的詠物賦諷刺性也很強，如〈詰貓賦〉、〈遣蠹魚賦〉等作品，借物諷刺，

筆墨淋漓，都可看出承續柳宗元的騷文筆法。元代辭賦大家楊維禎著有〈乞

巧賦〉、〈罵虱賦〉，他的〈罵虱賦〉承襲了柳宗元〈罵尸蟲文〉的諷諭筆

法，文中以「脅未暖席，有物噍身，若芒刺然。已而噍肉皆起癮疹，十指

爬搔不得停，搔訖即成瘡痏」刻畫出危害之甚的「虱」地形象，因而滅虱

有如「追蹤捕痕，若亡若存」之難，楊維禎進一步將柳宗元〈罵尸蟲文〉

中無形的尸蟲予以具象化，對於「大毒大臭」罄竹難書的貪官污吏群極盡

撻伐，這些都是柳文騷體導揚諷諭筆法的呈現。 

柒、結語：三條交叉線的十騷 

蘊含著濟世情懷的柳宗元始終是關注現實的，他是仁民愛物的政治

家，也是深得風采的文學家。宋人嚴羽曾盛讚「唐人惟子厚深得騷學，退

之、李觀皆所不及。」（《滄浪詩話．詩辨》），嚴羽之言正說明了柳宗元在

騷體文上的成就。柳宗元十騷的寫作，有其形成因素：有來自政治環境改

變所激盪的創作動力，有其自我內在人生際遇的特殊體驗，更有傳統社會

中知識份子憫時傷亂興發之議論，此三條交叉線，彼此間的互相作用，成

為其作品書寫的脈絡，或悲憤、或哀鳴、或激切、或隱微，「十騷」成為

柳宗元書寫情感的最佳載體。貶謫後的柳宗元，在承襲屈騷淒幽抒憤的脈

絡上加以開創，融辭賦鋪采摛文，立意創新，獨樹一格，成為唐代騷體獨

領風騷的大家，此番成就也許是原本亟欲入世擔道、在政治上力求改革的

柳宗元所始料未及。在永州荒煙蔓草的孤寂中，柳宗元內心的苦悶與抑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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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便也迅速蔓延開來，騷文的創作平台抒解了他厲揚的激情，滌宕了他

悲憤的濃情。騷學的抒怨筆法消融了他身心的創傷，在此空間中，柳宗元

得以重建他內心對「恆其道，一其志、不欺其心」的堅持。悲苦的人生際

遇，成就了他不朽的文化事業。綜觀他的十篇騷體文，或舒泄幽鬱，或抨

擊腐朽勢力，或反應現實，或諷世傷時，導揚諷諭，深具寓意。在篇篇體

物精妙，富有現實色彩形的故事中，予人淋漓酣暢而又隱微曲折之感，我

們也就能更深入的體察他簡練犀利的騷體文中所含蘊的獨特風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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